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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綜
藝
節
目
皇
后
小
S
徐
熙
娣
丈
夫
投
資
的
麵
包
連

鎖
店
﹁
胖
達
人
手
感
烘
焙
﹂，
以
天
然
酵
母
製
作
麵
包
作
賣

點
，
竟
被
踢
爆
部
分
麵
包
加
入
人
工
香
精
，
事
件
引
起
軒

然
大
波
。

台
灣
﹁
胖
達
人
﹂
已
被
開
罰
十
八
萬
港
元
，
香
港
有
關

部
門
已
進
行
調
查
，
若
證
實
該
店
是
蓄
意
以
不
實
標
示
誤
導
消

費
者
，
違
反
︽
商
品
說
明
條
例
︾，
最
高
刑
罰
是
罰
款
五
十
萬
港

元
及
監
禁
五
年
。

﹁
胖
達
人
﹂
在
官
方
網
頁
標
榜
﹁
從
天
然
酵
母
的
飼
養
到
麵

包
發
酵
、
烘
焙
，
每
一
個
架
上
的
麵
包
，
從
無
到
有
，
總
共
需

要
九
天
時
間
。
正
是
因
為
這
個
不
可
取
代
也
不
可
加
速
的
過

程
，
才
讓
我
們
的
每
一
個
麵
包
與
眾
不
同
。
我
們
不
模
仿
、
不

抄
襲
，
只
做
第
一
。
﹂
因
此
出
品
的
麵
包
雖
然
價
格
高
出
市
面

一
般
麵
包
店
五
、
六
倍
，
仍
然
其
門
如
市
，
大
受
歡
迎
，
開
業

短
短
三
年
，
已
在
台
灣
開
店
十
九
間
、
上
海
兩
間
，
兩
月
前
在

香
港
開
了
一
家
，
小
S
和
丈
夫
許
雅
鈞
更
專
程
來
港
出
席
開
幕

儀
式
，
吸
引
大
批
傳
媒
採
訪
，
打
響
宣
傳
頭
炮
。

由
於
是
老
闆
娘
，
小
S
順
理
成
章
成
為
﹁
胖
達
人
﹂
的
代
言

人
，
有
﹁
胖
達
人
﹂
的
分
店
標
示
﹁
天
然
酵
母
專
賣
店
﹂
外
，

更
在
顯
眼
位
置
寫
上
﹁
小
S
老
公
投
資
的
麵
包
店
﹂
利
用
明
星

效
應
作
招
徠
。

正
因
如
此
，
事
件
引
發
小
S
的
形
象
危
機
，
她
涉
嫌
有
欺
騙

消
費
者
之
嫌
，
網
民
要
求
她
道
歉
，
小
S
的
危
機
公
關
處
理
很

不
賴
，
先
由
徐
媽
媽
為
女
兒
護
航
，
稱
小
S
純
因
好
吃
而
推

薦
，
不
清
楚
有
人
﹁
加
料
﹂，
指
今
次
是
投
資
失
誤
，
並
表
示
抱
歉
，
懇
求

大
家
繼
續
支
持
小
S
。

在
母
親
代
為
緩
和
不
滿
情
緒
後
，
小
S
在
她
主
持
的
︽
康
熙
來
了
︾
錄
影

前
，
即
席
鞠
躬
向
公
眾
表
示
﹁
最
深
歉
意
﹂，
聲
稱
感
到
很
震
驚
，
她
自
己

也
是
﹁
胖
達
人
﹂
忠
實
消
費
者
，
沒
想
到
會
發
生
這
種
事
，
認
為
﹁
我
們
有

義
務
出
來
道
歉
﹂，
並
指
丈
夫
只
是
該
公
司
投
資
者
，
而
非
董
事
，
坦
言
已

和
丈
夫
商
量
會
否
退
股
，
最
後
她
呼
籲
﹁
胖
達
人
﹂
應
要
給
消
費
者
一
個
清

楚
的
交
代
。
此
招
反
主
為
客
，
暗
示
她
和
丈
夫
雖
是
無
辜
，
但
也
盡
義
務
站

出
來
道
歉
，
真
正
的
管
理
層
才
是
最
應
該
道
歉
的
。
明
白
公
司
法
的
人
都
知

道
，
投
資
者
唯
一
責
任
是
掏
錢
包
，
董
事
則
需
負
法
律
責
任
。

百
家
廊

盧
一
心

小S險遭香精毀事業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楊
絳
與
錢
鍾
書
的
恩
愛
，
在
︽
我
們
仨
︾
的
字
裡

行
間
處
處
泛
現
，
感
人
至
深
。

錢
鍾
書
沉

不
起
，
身
體
逐
漸
虛
弱
。

起
先
楊
絳
去
探
望
，
兩
人
見
面
總
說
說
話
；
後
來

錢
鍾
書
沒
有
力
氣
說
話
，
就
捏
捏
楊
絳
的
手
，
以
表

示
回
答
及
問
候
。

再
後
期
，
錢
鍾
書
已
動
彈
不
得
了
，
只
能
用
睜
眼
來
向

楊
絳
示
意
了
，
兩
人
以
眼
神
進
行
無
言
的
交
流
。

錢
鍾
書
儘
管
被
病
痛
折
磨
得
死
去
活
來
，
每
到
探
視
時

間
一
到
，
仍
拚
盡
力
氣
，
努
力
睜
開
眼
睛
，
以
表
示
對
楊

絳
的
迎
候
。

直
到
一
九
九
八
年
冬
的
一
個
早
晨
，
剛
過
了
他
八
十
八

歲
生
日
後
不
久
，
離
開
了
人
世
。

女
兒
錢
瑗
比
父
親
已
先
走
了
一
年
！

︽
我
們
仨
︾
是
寫
於
二
○
○
三
年
冬
。

楊
絳
辦
完
女
兒
、
丈
夫
身
後
事
後
，
把
女
兒
開
了
頭

的
、
記
載
他
們
的
書
稿
重
新
翻
出
來
，
強
忍
悲
傷
下
筆

的
。全

書
共
三
部
，
第
一
部
︽
我
們
倆
老
了
︾，
篇
幅
只
有

幾
百
字
。

作
者
開
篇
寫
老
年
時
的
一
個
夢
境
，
講
述
一
家
三
口
的

生
離
死
別
，
由
此
拉
開
全
書
的
序
幕
。

作
者
以
質
樸
、
冷
峻
的
口
語
道
出
﹁
我
們
倆
老
了
﹂、
﹁
我
們
仨

失
散
了
﹂
的
淒
迷
無
助
的
心
境
。

第
二
部
︽
我
們
仨
失
散
了
︾，
是
從
三
口
之
家
的
歡
聚
場
面
開

始
。這

時
候
，
錢
先
生
突
然
接
到
一
道
神
秘
的
、
不
可
違
抗
的
命
令
，

匆
匆
離
家
而
去
。

文
章
驀
地
切
入
新
場
景
，
他
們
三
人
走
上
了
﹁
古
驛
道
﹂。

﹁
古
驛
道
﹂，
意
喻
古
往
今
來
人
人
必
經
的
人
生
最
後
旅
程
。

﹁
古
驛
道
﹂
上
只
有
他
們
三
人
往
返
奔
波
，
分
外
的
辛
勞
，
格
外

的
漫
長
。

此
時
作
者
筆
下
流
淌

迷
離
惝
恍
的
境
界
，
實
實
虛
虛
，
忽
醒
忽

夢
，
加
上
時
空
的
切
換
，
讓
人
看
到
他
們
三
人
身
受
的
種
種
苦
難
，

看
到
楊
絳
如
何
在
絕
望
之
中
憧
憬

希
望
，
又
從
希
望
之
中
再
次
墮

入
絕
望
深
淵
。

以
她
的
柔
弱
之
軀
，
孤
身
為
夫
君
和
愛
女
與
死
神
抗
衡
，
她
迭
遭

失
女
喪
夫
之
痛
，
大
有
﹁
欲
哭
還
無
方
痛
絕
﹂
之
慨
。

第
三
部
︽
我
一
個
人
思
念
我
們
仨
︾，
從
題
目
看
很
傷
感
。

這
部
分
寫
從
一
九
三
五
年
七
月
他
們
到
英
國
留
學
，
寫
到
一
九
九

八
年
歲
末
錢
鍾
書
去
世
，
可
以
說
完
全
是
對
往
事
的
追
憶
。

與
此
同
時
，
這
一
部
分
也
是
全
書
的
亮
點
，
溫
馨
甜
蜜
，
字
裡
行

間
充
溢
的
是
親
情
友
情
。

—
—

他
們
倆
的
足
跡
遍
佈
半
個
世
界
，
歷
經
新
舊
社
會
的
風
風
雨

雨
。

—
—

回
首
往
日
曲
折
崢
嶸
的
歲
月
，
值
得
細
味
的
是
：
幸
福
和
美

的
婚
姻
愛
情
，
負
笈
異
國
的
留
學
生
涯
，
愛
女
錢
瑗
的
誕
生
成
長
，

給
一
家
帶
來
的
歡
樂
。

—
—

不
管
風
大
雨
狂
，
三
口
之
家
在
一
起
，
充
瀰
親
和
而
美
滿
。

—
—

正
直
善
良
做
人
之
道
，
一
味
勤
奮
好
學
，
是
他
們
的
人
生
準

則
。

—
—

既
不
官
也
不
政
，
不
卑
不
亢
，
為
文
為
人
都
是
表
率
，
生
活

充
實
而
有
意
義
，
簡
約
而
從
容
。

文
章
也
涉
歡
樂
，
也
道
波
折
，
總
之
，
一
樁
樁
，
一
件
件
，
娓
娓

寫
來
。

字
裡
行
間
透
出
作
者
溫
婉
嫻
靜
的
絲
絲
扣
扣
的
情
感
。

作
者
在
書
中
寫
道
：
﹁
我
們
這
個
家
，
很
樸
素
；
我
們
三
個
人
，

很
單
純
。
﹂

書
末
三
個
附
錄
，
是
錢
瑗
的
手
稿
、
習
作
、
畫
作
，
包
括
為
爸
媽

造
像
，
天
真
、
活
潑
、
幽
默
。
她
的
早
逝
，
更
令
人
惋
惜
、
唏
噓
。

這
本
書
出
版
後
，
洛
陽
紙
貴
，
在
短
短
一
、
二
年
間
，
已
印
了
三

十
多
版
。

︵︽
說
楊
絳
︾
之
七
︶

「我們仨」的失落
彥　火

琴台
客聚

不
知
怎
的
，
三
歲
半
的
小
孫
子
，

突
然
要
扮
作
一
個
醫
生
來
了
。

他
問

要
了
一
個
口
罩
，
又
拿

了
一
支
經
常
為
他
探
熱
的
兒
童
探
熱

針
，
於
是
逐
個
要
為
爺
爺
、

、

爸
爸
、
媽
媽
檢
查
身
體
，
還
要
借
勢
打
了

一
支
針
。
打
針
時
你
要
雪
雪
呼
痛
，
他
才

得
意
。
這
玩
意
他
玩
了
一
個
晚
上
，
現
在

又
不
玩
了
。

我
們
的
家
族
，
從
老
爺
一
代
以
來
，
五

代
數
十
口
人
，
都
沒
有
一
個
學
醫
的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文
革
﹂
前
後
，
我
的
小

妹
妹
，
上
山
下
鄉
，
作
為
知
青
，
學
了
一

丁
點
醫
護
常
識
，
作
為
﹁
赤
腳
醫
生
﹂，

算
是
和
醫
生
沾
了
點
道
。
但
改
革
開
放
以

後
，
她
也
不
可
能
重
操
舊
業
，
現
在
也
已

退
休
了
。
所
以
我
們
的
家
族
還
是
沒
有
一

個
醫
生
。
看
人
家
不
少
是
醫
學
世
家
，
父

子
兩
代
，
有
好
幾
個
醫
生
，
生
病
不
假
他

求
，
真
是
羨
煞
了
。
特
別
是
我
們
這
些
已

屆
耄
耋
之
年
的
老
人
。

醫
生
是
一
個
崇
高
的
職
業
，
俗
稱
醫
者
父
母
心
，

又
說
救
死
扶
傷
，
實
行
人
道
主
義
。
在
香
港
的
確
是

做
到
了
。
我
認
識
好
多
位
醫
生
，
都
是
醫
術
精
湛
、

人
格
高
尚
。
至
今
還
要
定
期
接
受
幾
位
顧
問
醫
生
的

檢
查
，
我
對
他
們
更
是
尊
敬
和
感
激
。

回
說
十
年
前
的
﹁
沙
士
﹂
災
難
，
本
港
許
多
醫
生

全
力
以
赴
，
有
的
竟
以
身
殉
職
。
那
位
耳
鼻
喉
科
醫

生
，
便
是
我
熟
悉
並
讓
他
看
過
病
的
。

內
地
的
醫
生
，
在
文
革
之
前
也
是
非
常
好
的
。
那

些
年
，
我
們
有
嚴
重
的
疾
病
，
也
都
會
去
廣
州
就

診
，
並
曾
在
廣
州
的
大
醫
院
留
醫
過
。

不
知
怎
的
，
近
年
的
向
錢
看
風
氣
吹
進
醫
療
機

構
，
變
成
醫
院
大
門
八
字
開
，
沒
錢
沒
勢
莫
進
來
。

既
沒
有
﹁
救
死
扶
傷
、
實
行
革
命
人
道
主
義
﹂，
而
且

先
收
錢
後
治
病
、
做
手
術
收
﹁
紅
包
﹂
成
為
常
態
。

令
港
人
望
內
地
醫
療
機
構
而
卻
步
，
如
能
趕
及
回
港

就
醫
，
必
然
趕
回
香
港
。
去
年
結
伴
遊
覽
潮
州
，
就

有
一
位
團
友
被
一
些
無
業
少
年
用
電
單
車
撞
傷
，
只

好
連
夜
把
她
送
回
香
港
就
醫
。

我
對
扮
醫
生
的
小
孫
子
說
，
你
長
大
了
如
果
能
當

上
醫
生
，
便
趕
快
來
醫
爺
爺
的
多
種
疾
病
。
但
是
，

除
非
我
能
活
到
一
百
二
十
歲
以
上
，
才
能
享
受
小
孫

子
的
醫
療
服
務
！

小孫子扮醫生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要
數
由
古
至
今
最
普
及
的
算
命
術
，
我

估
計
應
是
每
年
收
錄
在
︽
通
勝
︾
內
的

︽
稱
骨
歌
︾。
它
是
一
種
憑
查
閱
出
生
年
、

月
、
日
、
時
而
計
算
出
﹁
骨
重
﹂
及
簡
評

的
簡
易
算
命
法
，
在
中
國
已
流
行
超
過
一

千
年
，
其
發
明
者
，
據
說
是
唐
朝
的
相
學
大
師

／
天
文
學
家
／
隱
士
袁
天
罡
。

袁
天
罡
一
生
最
廣
為
人
知
的
事
跡
，
應
是
替

嬰
兒
時
期
的
武
則
天
論
相
。
當
時
，
武
則
天
的

家
人
讓
她
穿

男
性
的
衣
服
，
袁
天
罡
走
到
床

邊
細
看
其
長
相
，
詫
異
地
指
武
氏
擁
有
﹁
龍
睛

鳳
頸
﹂，
其
尊
貴
的
程
度
，
將
達
人
中
的
極
致
。

如
果
是
女
嬰
的
話
，
更
會
成
為
天
下
之
主—

—

後

來
一
如
大
家
所
知
，
武
則
天
果
真
成
為
中
國
歷

史
上
的
唯
一
的
女
帝
王
，
完
全
應
驗
了
袁
天
罡

的
預
測
。

坊
間
關
於
這
位
大
師
的
故
事
其
實
還
有
很
多
，
不
過
我

最
欣
賞
的
，
要
數
他
預
知
自
己
死
期
的
片
段
：
唐
代
的
名

臣
高
士
廉
問
袁
天
罡
，
你
最
後
能
當
什
麼
官
呢
？
袁
天
罡

回
答
，
我
到
夏
天
，
氣
數
就
會
盡
了
，
言
下
之
意
，
就
是

都
快
死
了
，
還
談
什
麼
升
官
呢
？
他
答
得
如
此
輕
描
淡

寫
，
如
此
理
所
當
然
，
反
映
他
面
對
死
亡
的
態
度
完
全
是

處
之
泰
然
，
擁
有

超
越
凡
人
的
修
養
及
胸
襟
！

袁
天
罡
另
一
廣
為
人
知
的
得
意
傑
作
，
就
是
與
另
一
位

玄
學
大
師
李
淳
風
合
著
的
︽
推
背
圖
︾，
與
日
後
劉
伯
溫
所

寫
的
︽
燒
餅
歌
︾
一
同
被
視
為
中
國
史
上
最
神
奇
的
預
言

書
。
﹁
推
背
﹂
兩
字
的
由
來
，
其
中
的
一
個
說
法
，
就
是

李
淳
風
像
入
迷
一
般
撰
寫
預
言
，
袁
天
罡
為
免
他
洩
露
太

多
天
機
，
便
在
其
背
後
輕
輕
一
推
，
示
意
是
時
候
停
止

了
，
令
這
本
驚
世
的
著
作
，
因
﹁
推
背
﹂
這
動
作
而
終

止
，
故
取
名
為
︽
推
背
圖
︾。

對
袁
天
罡
來
說
，
生
死
，
不
過
如
閒
話
家
常
；
影
響
千

秋
的
預
言
書
，
也
不
過
是
微
不
足
道
的
一
個
小
動
作
，
人

生
有
什
麼
大
不
了
？

閒話生死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收
到
朋
友
送
的
月
餅
，
不

禁
想
起
以
前
在
台
灣
讀
書
工

作
時
，
看
已
故
珍
妃
侄
孫
唐

魯
孫
在
報
紙
副
刊
上
寫
吃
的

故
事
，
看
得
津
津
有
味
。
特

別
是
他
的
知
識
豐
富
，
加
上
他
的

先
輩
做
過
清
朝
大
官
，
對
清
朝
掌

故
知
道
的
不
但
比
別
人
多
，
而
且

更
多
是
聞
所
未
聞
的
軼
事
。

記
得
他
寫
乾
隆
過
中
秋
的
與
別

不
同
，
因
為
他
生
於
康
熙
五
十
年

的
八
月
十
三
日
，
那
是
辛
卯
年
，

而
他
又
在
在
卯
年
登
上
帝
座
，
更

在
卯
年
稱
太
上
皇
訓
政
而
實
行
內

禪
，
所
以
對
卯
字
有
特
別
好
感
。

他
的
生
日
，
又
接
近
中
秋
佳
節
。

而
中
秋
的
傳
說
故
事
，
有
蟾
宮
和

玉
兔
，
蟾
宮
加
玉
兔
又
暗
合
卯

字
，
因
而
一
到
中
秋
時
節
，
他
心

情
就
特
別
興
奮
。

他
的
生
日
和
中
秋
，
都
是
在
熱

河
行
宮
裡
過
的
。
而
內
膳
房
為
萬

歲
爺
準
備
的
月
餅
，
有
一
個
是
寶

塔
形
狀
的
，
重
量
超
過
十
斤
，
名
字
叫
做
﹁

年
年
有
﹂，
還
有
兩
個
玄
霜
月
華
餅
，
重
為
三

斤
，
用
作
月
光
供
。
民
間
流
傳
，
男
不
拜

月
，
女
不
祭
灶
，
我
們
的
乾
隆
可
不
管
這

個
，
到
了
中
秋
皓
月
東
昇
的
時
候
，
就
拈
香

拜
月
了
。

那
個
寶
塔
形
重
逾
十
斤
的
月
餅
，
不
是
當

場
分
吃
的
，
而
是
要
妥
善
保
存
，
留
到
該
年

除
夕
才
吃
的
，
表
示
一
年
到
尾
都
歡
喜
堅
固

的
綵
頭
。

不
知
是
否
這
個
綵
頭
留
存
至
今
，
北
京
的

月
餅
因
而
都
是
硬
綁
綁
的
。
內
人
十
多
二
十

年
前
，
在
北
京
住
了
好
一
陣
子
，
住
所
大
廈

的
管
理
員
，
由
於
平
常
受
她
照
顧
不
少
，
所

以
當
她
在
中
秋
節
前
離
去
時
，
特
別
送
給
她

一
盒
北
京
月
餅
。
內
人
形
容
那
個
月
餅
之

硬
，
連
坦
克
車
也
輾
不
碎
。
乾
隆
討
的
堅
固

綵
頭
，
想
來
就
是
這
麼
堅
實
的
江
山
吧
？

乾隆過中秋
興　國

隨想
國

從
來
也
沒
有
想
過
日
本
書
寫
會
一
本
接

一
本
撰
作
下
去
，
屈
指
一
算
，
已
經
不
下

十
數
本
，
於
是
不
期
然
要
問
：
真
的
有
需

要
嗎
？
如
果
日
本
書
寫
只
屬
手
段
，
那
麼

背
後
的
終
極
目
的
又
是
甚
麼
？

其
中
當
然
不
可
能
是
窮
盡
日
本
的
介
紹
，
除

了
囿
於
個
人
的
識
見
視
野
及
興
趣
流
向
，
那
根

本
就
是
不
可
能
的
任
務
。
更
重
要
的
，
乃
凡
屬

認
真
的
撰
作
，
必
牽
涉
主
客
雙
方
的
互
動
。
客

觀
上
自
然
指
涉
日
本
書
寫
的
對
象
，
由
社
會
現

象
延
展
至
如
本
書
中
的
動
漫
、
小
說
以
及
電
影

等
等
；
主
觀
上
就
是
作
者
的
個
人
觀
照
角
度
。

在
媒
體
上
可
見
的
比
較
文
化
撰
作
中
，
兩
者
的

關
係
往
往
會
失
掉
平
衡
，
﹁
客
大
於
主
﹂
就
會

出
現
不
具
名
的
搬
字
過
紙
式
抄
錄
譯
寫
，
﹁
主

大
於
客
﹂
則
出
現
如
部
分
內
地
作
者
由
上
而
下

式
自
我
膨
脹
的
指
點
目
光—

—

當
然
，
很
明
顯

都
不
是
理
想
的
文
化
互
動
結
果
。

有
一
陣
子
，
我
把
日
本
書
寫
的
定
位
，
集
中

在
文
明
病
的
審
視
上
，
簡
言
之
就
是
把
日
本
的

紛
陳
社
會
變
化
，
作
為
一
種
社
會
問
題
的
預
警

參
照
對
象
，
以
便
讀
者
可
收
警
惕
之
效
。
那
其

實
是
另
一
種
﹁
主
大
於
客
﹂
的
撰
作
方
針
，
希

望
從
日
本
書
寫
的
對
象
中
，
尋
找
出
我
們
關
心

的
直
接
對
應
物
，
背
後
功
能
性
的
心
態
濃
厚
，

離
不
開
問
題
↓
解
難
的
便
捷
構
思
。
那
當
然
有

其
重
要
性
及
時
效
性
，
但
一
本
接
一
本
寫
下
來
，
我
發
覺

所
謂
文
明
病
的
核
心
，
一
旦
外
露
化
呈
現
於
社
會
現
實

中
，
那
其
實
已
屬
開
花
結
果
的
最
後
階
段
。
一
般
而
言
，

蘊
藏
病
變
的
潛
藏
因
子
，
最
豐
富
的
存
庫
就
是
流
行
文

化
，
此
所
以
今
次
我
把
日
本
書
寫
的
範
疇
鎖
定
在
小
說
、

動
漫
及
電
影
上
，
正
是
企
圖
去
發
掘
更
隱
性
的
文
明
病
變

基
因
，
而
且
也
嘗
試
把
﹁
主
大
於
客
﹂
的
窠
臼
，
還
原
至

主
客
平
衡
的
互
動
狀
態
，
希
望
可
以
循
此
而
建
構
出
另
一

日
本
書
寫
系
列
的
脈
絡
。
所
以
如
果
探
察
社
會
現
象
的
文

明
病
況
三
部
曲
︵︽
整
形
日
本
︾、
︽
命
名
日
本
︾
和
︽
日

本
中
毒
︾︶
屬
﹁
外
編
﹂，
那
麼
我
深
信
由
︽
人
間
開
眼
︾

而
肇
始
的
日
本
書
寫
將
屬
﹁
內
編
﹂
的
啟
首
作
。

感
激
舒
明
及
洛
楓
的
推
薦
序
言
，
寫
作
從
來
都
需
要
知

音
的
迴
響
，
好
讓
作
者
得
以
步
履
堅
實
地
繼
續
毅
行
四

方
。

︵
此
為
作
者
新
著
︽
人
間
開
眼
︾
的
自
序
︶

日本書寫為甚麼？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最近，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對17702人進行
的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53.9%的受訪者表示
身邊有做過整容手術的年輕人。75.1%的受訪者認
同，在現代社會，一個人的容貌與其個人競爭力
有必然聯繫。由此看來，「面子」確實已關乎個
人形象，也已成為廣泛社會問題了，美麗會咬
人。
一位社會學家曾經說過：「實際上選美所昭示

的永爭上游的競爭精神，是女性這樣一個社會弱
勢群體所必需的」。實踐證明，「選美」已經推動
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並形成現代社會獨特的人
文景象。實踐證明，「選美」作為一種特殊的產
業，伴隨 世人贊同、質疑、反對和詫異的目
光。然而，其活動非但沒有曇花一現，還大有方
興未艾之勢，實在令有些人始料未及。之所以會
出現這種情況，充分反映出中國人骨子深處複雜
的思想觀念，即人類對美有一種發自本能的喜
歡。此外，「選美」畢竟為女性提供了一個受人
矚目的舞台，也使女性擴大了影響力。這正是其
煥發生命力的體現。「美女經濟」的產生由此而
來。
進而言之，美女既為經濟，經濟自然也會生產

更多美女，這就是美女資源源源不斷的原因，於
是，包裝、交換、分配、推廣等，開始衍生出一
條蔚為壯觀的美女產業鏈出來。就這樣，美女成
為一種產品，一種市場的需求。然而，美女既為
勞動者，所付出的價值也應該得到社會回報，因
此一種價值交換就形成了。現實中，「美女經濟」
所生產的美女如果能夠一舉成名，就可獲得巨大
的無形資產，就能做許多其他美女做不到的事
情，而作為美女也就有了自身不凡的身價。
有一句話叫作：「漂亮的臉蛋能出大米！」。這

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一部朝鮮電影中著名的台詞。
而這句話，在市場經濟時代似乎得到了更廣泛和
充分的印證。「選美」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順應了
時代的潮流，並促進了美女經濟的發展。現在，
許多報紙、雜誌、電視，美女鋪天蓋地，隨便搞
個促銷辦個展覽，美女更是不可或缺。什麼「浴
缸美女」、「香車美女」、「婚紗秀」、「空調
秀」、「傢具秀」等等，一個個活生生的美女亮出
來，讓人在不知不覺中愛屋及烏地延伸到美女促
銷的商品上。美女們以「形象代表」、「親善大
使」、「產品代言人」的形象出現，在市場上呼風
喚雨，爭奪眼球，為廠家商家建下屢屢奇功。
事實上，「選美」符合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規

律。也是一種「多贏」的遊戲。觀眾贏在看了美
女，心情愉悅；策劃「選美」的公司贏在收到贊
助費；贊助的企業贏在形象宣傳隨 「選美」也
出名了，比買廣告套餐還划算；美女贏在知名度
也提高了；同時，對參賽者而言，贏在「選美」
是進入娛樂圈的一條捷徑，可謂多方受益。此
外，美容美髮、百貨公司、珠寶公司、服裝公
司、賓館酒店、攝影沖印等加起來，為「選美」
大賽服務的人員不計其數。由此可見，「選美」
帶動了一系列相關行業的發展，而社會也共同創
造出一個個流行時尚和話題。
但是，「選美」到底是成材之道還是毀材之

道？這一直也是人們談論的話題。從某種意義上
講，傳統的「選美」是男權的象徵，而現代一些
學者卻對當前的「選美熱」表示了擔憂，認為過
分地強調女性外表的美麗和性感，使兩性之間的
差異被強化分開，不利於男女平等。這種擔憂應
該說不是完全沒道理。我認為，美不只是體現在
長相上，即臉蛋和身材，也應該講究內在美，即

心靈美。
多年前，有一位15歲的美國小美女這樣表露了

自己的心跡：「乘坐高級轎車是我們的追求，身
份、財富、名譽，這一切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已
紮下根。我們誰都夢想當公主，盼望為所欲為，
擁有一切。漂亮、愛情、殷實和名譽，美好的一
切可以信手拈來」。可以說，這是眾多美女內心共
同的心聲和追求，也造成無數美女盲目崇拜和追
求的社會現實，明星熱或多或少就是這種現實的
產物。
「美女文化」使許多美女變得只顧虛榮，只顧

追求物質上的享受，這是事實；「美女經濟」也
催生了眾多不健康產業的出現，也是事實。社會
上，純粹以撈錢為目的的「選美」活動不少，包
括擴大了色情產業的發展。事實上，現在只要打
開網絡，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許多跟「情色」有關
的網站，簡直讓人觸目驚心。
當然，「選美」從剛開始好奇到抵觸，再到後

來與國情與女性的地位等系列問題連在一起。經
過一陣風起雲湧之後，大家轉為贊同和觀賞，當
然也有猜測和懷疑乃至非議種種。其實這也是一
種過程。如今，人們對「選美」的是非評判越來
越趨於平淡，愈來愈樂於接受，對參賽者的素質
要求，對評委的權威性和整個操作規程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愈來愈多的人開始以平和的心態來
看待「選美」，也愈來愈多的年輕人把它看做展示
自己美麗和才華的機會。更重要的是，也越來越
多的人看出了「選美」當中包含 的巨大的商
機，從一開始沒有任何贊助到現在每一次的單項
獎都有人專門贊助，當然，也愈來愈多的商家把
它當作絕佳的推銷機會。也就因為有越來越多的
商業因素的介入，傳媒對「選美」的操作過程也
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因此可以說現在的「選美」
和過去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人造美女」應運而生，也給「選美」帶來新

的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人造美女也是「美
女」，只是會讓人產生疲倦而已。據說，韓國多美

女，而且長得大體上差不多，後來才知道，大都
是整容出來的假美女。更有趣的是，據說韓國有
一條街，專做整容，生意火爆，而這條街的顧客
幾乎都是中國人，因此被稱為中國街。我想，之
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大概有三個原因：一是試圖
投機取巧，想借助容貌拉自己一把；二是受大環
境「以貌取人」的影響，君不見，不少用人單位
完全屬於「外貌協會」的；三是受外國文化的影
響，不管自己外貌如何，都要跟潮流、趕時髦，
花巨資進行整容。當然，也和經濟實力有關，有
錢才會去整容。
還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隨 美女經濟、美女

文化的迅速崛起，目前在大學裡面也已經出現並
且有可能很快形成一種現象，就是許多的女大學
生們開始熱衷於整容，有人為此專門做過認真調
查，結果顯示，女大學生們普遍反映出一種心
態，就是認為整容以後走進社會，更具有競爭力
和展現自己能力的機會。這種心態健康與否暫且
不說，首先反映出當今社會對美的需求和對美趨
之若鶩的心態。
最後，有必要提醒一句，美麗會咬人，內在美

更勝外表美。

美麗會咬人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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